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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亦舒小说具有强烈的性别意识----女性主义意识。这表现在女性的主体意识（包括女性的自我独立意识、两性关系的平等意识）、对父权的遗弃和反抗、一种自觉、自省的女性立场等方面。在她的作品中，处处可以感受到作者现代的爱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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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的通俗文学中，亦舒以言情小说获得文学声誉，她与倪匡、金庸被并称为“香港文坛三大奇迹”。她的小说自成一格，散发着浓郁的都市气息，语言简练晓畅，篇章一气呵成，开创了言情小说的新模式；她的小说在香港、大陆和东南亚都广受欢迎，三十几年畅销不衰。

一、内涵丰富的思想性
1．独特的女性题材
     亦舒不是女权主义者，但是她提倡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一个女子，如果想得到尊重，必需先自重。如果身无长物，那真是可悲的事。又透过男子的口吻笑道：“女人，你不把她当男人看，她说你歧视，你当她是男人，她又伤心至死。因为她是女人。”②
     对白真是精彩绝伦。
     不止一次从内地发行的生活杂志上看到这样的“温馨故事”：女孩子谈恋爱，“失了身”，又没嫁成，自知犯下弥天大罪，痛苦中却遇到了真爱的男人。几番挣扎后终于决定以诚实为重坦言相告，男人居然原谅了她。天哪，多大的恩典,多大的幸福，多么的感动……
     而同样的事，在亦舒的《玫瑰的故事》里，男人追着女人，“我会原谅你的”，女人却义正辞严：“我有什么要你原谅?我有什么对你不起，要你原谅?每个人都有过去，这过去也是我的一部分，如果你觉得不满，大可以另觅淑女，可是我为什么要你原谅?你的思想混乱得很，女朋友不是处女身，要经过你的伟大原谅才能重新做人，你以为你是谁?”
     这个女人已经29岁半，竟有这么大的胆子对待未婚夫，这来自于她心理上的自立，更来自她经济上的自立。“我是个有本事有能力的女人，我自己双手可以解决生活问题，” ④所以她有权利要求真正的爱与尊重，若他不给，她不必迁就他。这简直是标准的女性主义的姿态了。
然而在另外的一些亦舒小说里，女主角最终却是迁就的。两个人都作一点让步，合作愉快。也许这是亦舒的局限，也许正是她的聪明所在。人们说，男女真正平等还要等一千年，我不怀疑这话，因为人们花了几千年来制造它。那么，与其苦等千年，倒不如抓住点实惠的东西。所以，在《她比烟花寂寞》中，女记者尽管年少气盛调子颇高，然而当她在对女演员姚晶死因的采访中发现，所谓女人成功的灿烂背后，竟是如此凄凉不堪，立即去抱男朋友的大腿：“当我死的时候，我希望丈夫子女都在我身边。我希望有人争我的遗产。我希望我的芝麻绿豆宝石戒指都有孙女爱不释手，号称是祖母留给她的。我希望孙儿结婚时与我商量。我希望我与夫家所有人不和，吵嘴不停。我希望做一个幸福的女人，请你帮助我。” 
     矛盾，有些好笑，可是眼角分明有泪，这就是亦舒，生于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受过西方教育，骨子里却是中国的。亦舒认为：一个女人是一个女人。固然，每个女性人物，骨子里都脱离不开女人的本质，可是，这些人物形象却既鲜明生动，又各有其妙，绝对没有千人一面的感觉。总体概括起来，亦舒比较钟爱的女性角色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以喜宝为代表的社会地位低而向上挣扎的女子。《印度墨》、《艳阳天》、《黑羊》等，都是描写女性挣扎悲哀的作品，爱情色彩没有生活的色彩重，是亦舒现实的一面。
    其二，是以黄玫瑰为代表的，视爱情为生命的女性。她们美丽至极，拥有十分完满的家庭背景，但是人总要追求一点自己没有的东西，所以她们选择了追求爱情。《香雪海》、《珍珠》、《星之碎片》、《寂寞鸽子》、《曼佗罗》等，读起来让人不忍释卷，为之默然叹息。 
其三，亦舒真正喜欢、着墨最多、也是她所宣扬称赞的人物，是在都市中凭借自己的能力夺得一席之地的中产阶级的女性。这要以蒋南孙（《流金岁月》）、丘晴（《我们不是天使》）等为代表。这类女子也许出身好，也许不好，但这不成问题，她们往往有无限的智慧与坚韧，能从灰烬中浴血重生。香港有很多成功的女性，但是在一样成功到同等位置的路上，女性所要付出的辛劳比之男性要多出太多。感情、事业，人生永远的矛盾，在亦舒笔下以极特别的手法呈现出来。这些女性坚忍不拔、不轻易言败、在感情上勇于放手、在事业上把握大节，她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生存的世界有种种弊端，并且接受部分规则令自己生活得更好，但在关于自己为人处世的准则和底线受到侵害时，却决不作半分妥协，真正符合了中国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反映出一种健康向上的女性精神面貌。就像刘西鸿举的一个很活灵活现的例子，是说易卜生在写了娜拉出走之后便完了；鲁迅先生讲娜拉出走之后只有两种结局：一种是在外面无法谋生而回来，一种是沦落风尘；而如果叫亦舒写，则肯定是这样的：娜拉出走后不久，门被敲响，打开门是娜拉拎着小皮箱站在门外，砰一声把皮箱放进家门，说道：“我回来了！去你的，这个家有一半可是我的！凭什么叫我走就走？” ⑥
     亦舒不否认自己写的是潮流之作，然则她的潮流一潮接一潮，甚是成功，且极具文学性。在女性写作中自觉地运用了女性视角，是易做而难做好的事。在女性创作有咄咄逼人之势的今天，提出颠覆男性中心的文学创作观是很正常的，很多人都认为男女的立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是火与冰的关系。但是共存永远比单一精彩，构建女性文学的文本未必就要将男性话语场当成靶子，就像文学的高雅与通俗也不都是背反的。只有当自己的精神与周遭的环境都进步到符合要求了，自然而然地就会达到“书写出男人与女人共同关注人生的全部目光”的目的。其实，女性文学与男性文学只有软硬程度上的区别而已，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
2.现代的爱情观
     亦舒对“爱情”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她确认世界上有“爱情”的存在，而且它是不拘背景、身份，发诸内心无法设计的一种至纯至美的感情。她曾指出说：“中国人讲究'恩爱情义'。爱情涉及恩与义，其中责任大于一切。中国人不懂得爱情最美丽之处，是在乎任性，来去自若，不受礼俗常规所拘，拒绝其他因素的影响。”⑦另一方面，亦舒心中也感到这种至纯至美的“爱情”很难在现实世界凡俗生活中存在，因而凡是表现这种超凡脱俗的情感的作品，大多带有强烈的传奇色彩，甚至干脆就采用科幻或神话的外壳。如《朝花夕拾》，椎心刺骨的相思根源于男女双方迫于现实的分离，而他们的相识又是在神秘的时空错位之际；《异乡人》则讲述的是与外星来客之间的爱情。显然，亦舒是有意识地使这种爱情远离尘嚣，因为虽然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十分向往理想的爱情，但在理智上她却清醒地知道这种至纯至美的爱情事实上是十分脆弱的,一旦现实内容掺杂其中，它立刻会改变了味道甚至土崩瓦解。
    与此相对，亦舒善于描写现代都市中历尽磨难的爱情悲剧。有些作品的结局似乎是完满的，如在《我的前半生》中最后子君再次结婚，但其中显然有着主人公太多的疲惫和无奈，以及原来理想婚姻破灭后留下的创伤。事实上，在亦舒的作品中，无所谓幸福的结局，人生本来就是平淡甚至充满失望和遗憾的，婚姻也绝不能给人以完美。她把“情”字写的是那么的透彻淋漓又不乏讽刺，如“中国男人一边失恋，就一边拍胸口安慰自己'大丈夫何患无妻'，真正没来由的好笑。”
如“男人唯一可以欺辱女人的一招就是抛弃她。” 
    如“我一日不爱他，就一日不必怕他。” ⑧
    ……
    亦舒作品中的主人公，多是“小布尔乔亚型”的知识妇女和职业妇女（甚至多是香港俗称“女强人”型的女性），她们有知识、有能力、能自立自足，（当然作为流行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大多美貌非凡，只是主人公绝不会以之为安身立命的资本，甚至主人公并不自觉美貌，如《朝花夕拾》、《我的前半生》中的主角等。）但在感情生活中却往往饱经沧桑，或情感受过挫折，或感到都市优秀男性的匮乏、苦于难觅知音。因而她们总是对男女间的感情有着清醒的认识，对自己的前途有着平和现实的态度，并不奢求完美的爱情与婚姻。
    因而，在更多的情况下，亦舒把“爱情”（这里其实称之为“恋爱”更为恰当）看作是都市生活中的游戏，是繁忙的日常生活之外的必要调剂，男女双方都面对着众多的选择并随时改变着自己的选择，及时行乐。在这个世界里，男女双方斤斤计较的不再是爱情中的种种“误会”，而是一场对双方未来生活均有价值的“婚姻”，这种“婚姻”不再是纯粹“爱情”的产物，而是现实生活挤压下清醒的选择，是一种生活方式。亦舒在这群矛盾的男女中间观察描写着他们苦闷彷徨的心态和充满无奈的生活状况，作品展现出深邃的现实意味。亦舒小说的结局很少真正地花好月圆，主人公虽然大多有一个至少表面上看来合理的结局，并非独守空闺，但心灵上的无奈和寂寞则是共同的。这种深深的寂寞、孤独感，形成了亦舒作品中主人公的共同心理特点。
     在离婚后保持独身的亦舒，对人生采取的是客观而冷峻的态度。她长期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香港的繁荣的“小布尔乔亚”这个阶层的生活圈子之中，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有着切身的体会。亦舒的小说就是要通过这些人的际遇，真实反映现代香港人的道德、婚姻、爱情等观念，表现现代香港人普遍的心态。同时，亦舒爽朗泼辣的性格，又使她在作品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嬉笑怒骂、尖锐犀利的文风，与她揭露的主题相合，构成了一篇篇读来痛快淋漓的作品。
二、精致的小说艺术追求
     亦舒自小在香港长大，无论小说、散文或杂文都随着香港人的脉膊跳动，她的作品是十分道地的香港文学，通顺流畅，一气呵成，绝无矫揉造作之嫌，就象香港人的性格。正是这种“香港性格”造就了亦舒小说独特的语言艺术。
1．语言艺术
     亦舒的文字特征也与其个人经历有关，她是祖籍宁波，在香港长大，在英国受大学教育，因此她的文字继承了红楼梦时代江南白话的特点，并迎合了香港快节奏生活的阅读感，文字简单，夹叙夹议，富有白描特征，往往寥寥数笔就能构勒出一幅印象派似的情景。
     亦舒小说都是以一、两句话为一个段落，跳跃性大，节奏感强，这和香港惜时如金的紧张生活很吻合。此外，亦舒小说的语言风格也很有特色，古典、泼辣、尖刻、幽默，常以三言两语切中时弊，鞭辟入理。在她的作品中，依稀可以看到她所喜爱的鲁迅的尖锐犀利和张爱玲对待生活的冷静客观及敏捷的语言应对特点。
     亦舒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小说中她会忽然藉着情节的发展，或是人物的遭遇，而发出以作者立场出发的议论。这种议论，或揶揄人物，或评议事件。这种夹议完全是她的杂文风格，讥讽性十分强烈，三言两语，若是辑录下来，就是极佳的讽刺小品，痛快淋漓之至。如《开到荼蘼》里一段，写的是王韵娜在飞机上遇到一个唠叨又做作的阔太太时的反应：“我蓦然回首，'不要再说'我们'了，太太，我已经公开承认我已二十六岁，我怕把你映老。'她一愕，听懂了，立刻被得罪，紧紧地闭起嘴，眼睛看向窗外，不再理睬我。我真后悔。为什么不早在十五小时之前得罪她？反正她总要生气的，我就不必双肩滴满耳油，听多几十车的废话。我只不过是要保护我的重要器官—耳朵而已，然而她还是被得罪了。人一旦要坚持他是纯洁的或是脆弱的，任何微弱的理由都可以成为他的支持。”⑨
     总之，亦舒的作品既真实传神，变幻多姿，更充满着现代精神和城市味道。在当今社会，人们的“个性”渐渐得到发挥，许多女性更在传统的家庭之外看到了自己可以发展的更大空间，家庭开始成为她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爱情”的神奇与浪漫在成熟女性心目中的地位也不再高于生命、自由甚至事业。亦舒充满强烈的现代都市气息的作品，以洞察世情的目光，简洁优美的笔调穿梭于现实与浪漫之间，在真实和虚幻之外找到一方存身之地，引起了这群“白领新生代”强烈的共鸣，使得亦舒小说在流行文学领域脱颖而出，获得了不俗的成就，并与倪匡、金庸一起被称为“香港文坛三大奇迹”，成为现代文坛一道独特诱人的风景。

 2．命名艺术
      亦舒喜欢在命名上花一点小小的心思。亦舒小说中的人物，姓名有时古怪得有点匪夷所思，例如《曼陀罗》中的“慕容琅”。但有时也简单得令人吃惊，如许多的“玫瑰”，许多的“家明”（很多又是姓宋的）。熟悉亦舒作品的人，自然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又不是她每一篇小说中主角的姓名都是不经心的，也有精心设想的，《喜宝》中的姜喜宝就是一例。
    亦舒的标题也很有意思，早期的一些短篇小说就有第一篇名为《王子》，第二篇名《复仇记》，单行本一出，目录排出来就成了《王子复仇记》的游戏之笔，十分有趣。而到后期，小说的标题听起来都很美，如《香雪海》、《开到荼蘼》、《蔷薇泡沫》、《人淡如菊》、《没有季节的都会》等，精致而富有诗意，让人浮想联翩。
3.结构艺术
     亦舒的小说形式多种多样。例如《玫瑰的故事》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以不同的人物为“我”，对玫瑰的一生进行叙述。而《我的前半生》和《痴情司》中，分别采用鲁迅的《伤逝》和《红楼梦》里的人物演绎新时代的新故事。《异乡人》、《紫微愿》、《朝花夕拾》等更是采用了科幻的情节写爱情小说。所以她的文章才会如此生动有趣新鲜。
     亦舒的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与其它流行小说一样，以情节取胜，故事往往跌宕起伏，环环相扣，结局受欧.亨利的影响，常常出乎意料，富有传奇色彩（如《开到荼糜》中人物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及凶杀案式的结局；《蔷薇泡沫》中主人公与王子之间的奇异爱情）。亦舒的长篇比短篇故事性强得多，而且理想主义色彩相对较浓，较具传奇性；而许多短篇则显得色彩黯淡，主人公往往陷于失败、无奈、孤独、寂寞的情绪中，有些作品甚至缺少完整的故事情节，只是人生中的一个片断的记述，但相对来说，这类作品更深刻地体现出作者对社会弊病的敏锐感觉和批判性的揭示。
     亦舒的小说都很少有大团圆的结局，通常是没有结局的结局，往往给人一种无奈，或是感慨或是女主角看透了爱情后毅然放手，寻求一个人的快乐。然而在亦舒的笔下，这些人物虽然在生活中并不如意，但她们却大多能够用一种苦中作乐的姿态对待生活，在与人交往中表现出乐观、幽默，并善于自嘲（如中年离异的子君、身患绝症的香雪海等），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并不觉得压抑，而是感到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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